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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娄山

虽已是冬天，但湄潭依然
绿意连绵，几无尽处。那些经
霜的彩色叶子则让远处、近处
的色彩变得极为丰厚多样，尽
显一种令人沉迷的斑斓。加
上浅青色的天空和浅青色山
峦，两种浅青浅的程度很是不
同，却显得那么交融、妥帖，似
有水墨画中“虚景”的装饰效
果，真有些美不胜收的意味
在。我们到的那天下着细细
的雨，有沾衣的寒意，但空气
里 的 清 新 是 可 以 清 晰 嗅 到
的。同行的作家周小霞说，这
条路曾经是她作为乡村教师
时必走的，而她的母亲则是邻
村的采茶人，现在还有不少茶
田归在母亲的名下，是一个幸
福的采茶人。她的话引来一
片羡慕。谁的羡慕会更多一
些？当然是我，来自不产茶的
北方、从未真正参与过采茶、
制茶过程的我自然会有更多
的羡慕。湄潭不是第一次来，
但两次都没有赶上采茶季节，
自己采一采茶感受一下采茶
快乐的愿望一直没能实现。
于是，在车上，我不断地向周
小霞和其他朋友询问采茶制
茶的细节，不管自己是否能够
记得住……也不知道从什么
时候开始，采茶已经成了我的
一个执念，我总想能够有机会
试一次，是故，我对湄潭朋友
约我明年春天再来的邀请答
应得极为欣然。

下车的时候细雨还在，它
使呼吸的空气里有一丝丝的
冷，但含有草木之香，倒也颇
令人欣悦。一下车，我已经置
身万亩茶海之中，四周是一片
无边无际的茶树，连绵的绿色
让人心旷。所有人都兴致勃
勃，包括一起同行的湄潭朋
友，在他们的身上，也有那种
愿与自然亲近、与茶香亲近的
快乐，这种情绪是相互传染
的。茶绿着，小小的白色茶花
则在湿漉漉地开着，它们竟然
不惧怕这种湿冷，竟然选择在
这样的时令中开放，让我既有
欣喜又有怜惜。我和负责解
说的朋友一路向深处走，同行
的朋友开始提醒：不要再向前
了，这样的茶林你用一整天的
时间也未必走得出去，即使走
出了这片茶海，你也会进入另
一片同样连绵的茶园中。

茶海中有一高耸的塔，在

塔上向下俯瞰，万亩茶海的
“波涛感”立刻得以显现。它
起伏着，向远处和更远处延伸，
直到伸入高山和云朵里去——
那宽阔足可用“雄伟”来形容。
不，我不认为我用错了这个
词，这种连绵加在一起就是雄
伟，因为它同样无边无涯。它
竟 然 给 了 我 一 丝 丝 的 仙 境
感，在写下这篇文字时，我重
新翻看手机里的图片，那种
仙境感比之前的感受更强烈
些：因为图片里有更为氤氲
的水汽和比我当时看到的多
很多的色彩。

打卡万亩茶海，自然离不
开品茶。在湄潭，早上醒来，
睁开双眼的第一件事就是喝
一盏茶；而持续到深夜，与文
友们畅怀深谈的时候还在喝
茶。当然，也没有因为喝多了
茶而影响睡眠。那段时间大
概是我饮茶最多的一段时间，
遵义红、湄潭翠芽、银花朵朵、
古树茶……几乎所有湄潭茶
我都品了个遍。朋友们告诉
我，贵州的农村主要产茶，无
论是北面的湄潭、凤冈，还是
南面的兴仁等地，无论是西部
高原的威宁，还是海拔较低的
赤 水 ，均 是 茶 树 生 长 的“ 天
堂”。茶树喜欢含有紫外线的
阳光的照射，却又害怕强烈的
紫外线，贵州大地处处漫射着
光照，高山云雾笼罩每个山
头，漫射型阳光恰好适宜这里
的茶树生长。

寡日照、多云雾、高海拔、
低纬度，是茶树生长和品质保
障的最佳要素，而贵州湄潭，
则全部占有这些得天独厚的
条件。在遵义红的生产厂家，
许先海副经理向我介绍了遵
义红的生产工艺和品质特点，
说起他们代表湄潭茶业到河
南等地“斗茶”的故事，介绍遵
义红是如何被认识和被接受
的。而作家黄健峰，作为湄潭
翠芽的第十代传承人，则在为
我泡茶的同时向我介绍湄潭
翠芽的传统制作技艺：如何采
摘鲜叶，什么时间采摘是最佳
的；如何完成摊青，如何用红
锅头炒、二炒，头炒和二炒之
间要如何摊凉散热；三炒、磨
锅和提香又该如何完成；拣屑
是茶叶分级的重要一步，而这
个分级的依据又是什么……

“下次再来，我要带你去

看前些年我发现的几株古茶
树。”黄健峰的这句话让我向
往，让我期待下一次的到来。

湄潭茶业的“前世今生”

湄潭的种茶史可谓悠久。
陆羽在《茶经》中曾记载：“茶
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
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
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巴
山峡川，即今日重庆东部、贵
州北部地区，早在一千二百年
前就有两人合抱的巨大野生
茶树。《茶经》还记载：“黔中生
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往
往得之，其味极佳。”当时，湄
潭所属的正是夷州，“其味极
佳”的茶叶，便包括湄潭种植
的苔茶。明洪武年间，设容山
长官司治理湄潭，其间有韩、
张二姓每年将本地所产茶叶
交播州茶仓，作为播州宣慰使
司向朝廷进贡的“方物”。当
时，湄潭茶叶已载入史册：“尤
以湄江两岸所产茶著名。”清
代《贵州通志》载：“黔省所属
皆产茶……湄潭眉尖茶皆为
贡品。”加上发现于贵州的茶
籽化石，无一不证明此地早有
茶 树 ，采 茶 、种 茶 业 历 史 悠
久。然而，真正让湄潭茶业被
人们了解和铭记的，还是在这
百年间的发展故事。

当年抗日战争爆发，东南
沿海被日军封锁，备受国际社
会青睐的中国传统出口产品，
譬如丝绸、茶叶、瓷器等均严
重受阻，直接伤害着中国的经
济命脉和持续发展，也严重影
响着中国的外汇储备和军用
物资的购买。为了解决这一
难题，全民动员起来发展生
产、坚持抗战，当时的农业实
验所先后考察了四川的成都、
自贡、宜宾，西康的雅安，云南
的昆明、曲靖，贵州的贵阳、安
顺、遵义、平坝、惠水、瓮安等
老茶区，经过精心选址，最终
将象山茶园定于“气候温暖温
润，土地肥沃，地势开阔，宜大
面积种茶”的湄潭。湄潭的象
山茶园是中国的第一个现代
茶园，湄潭自此“推开了中国
现代茶业的大门”。湄潭茶，
沿着那条著名而艰辛的“史迪
威公路”源源运向国外，换回
的则是抗战中最需要的物资：
武器枪炮、药品和食品。

在打卡万亩茶海之前，我
曾专程到贵州省湄潭茶叶试
验科学研究所旧址参观。谈
及湄潭茶科所，则又是另一段
动人的历史了：新中国成立
后，湄潭县人民政府接管了原
有的湄潭实验场，同年12月，划
归遵义地区行署建设科，之后
又经历多次的变更和改名——
这是湄潭茶业发展的重要时
期，也是给我带来诸多感吁、
让我心潮澎湃的一个时期。
百废待举中，湄潭茶业成为新
中国经济命脉中一个可贵的
造血点。

贵州省湄潭茶叶试验科学
研究所旧址，现为贵州茶工业
博物馆。在讲解员声情并茂
地讲述湄潭茶业发展历史、向
我们介绍那些具有现代工业
气息的机械和旧物时，应邀前
来陪同参观、更为熟悉这段历
史的王启进女士不时插话进
来“弥补”讲解员在讲解过程
中忽略的地方。

“你看到的这个硕大的圆
桶，是茶叶杀青机的一个重要
部件，是它的滚桶。它是用钢
板卷制而成的，里面焊有导叶
片。这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一个设备，也曾经历过茶场工
人师傅的改进。这是茶叶圆
筛机，用于各类茶叶的精细筛
分作业。这些木质的材料是
由我们茶场的工人师傅手工
制作的，木质风选机也是我们
茶场工人在浙江大学的教师
们的指导下完成的……”

王启进告诉我们，新中国
成立初期，湄潭茶业换汇的路
径是出口苏联，苏联的饮茶习
惯与中国基本相同，于是他们
使用的这类设备能够满足制
茶出口的需求。后来，湄潭茶
业的出口又转向了欧洲，然而
欧洲和中国的饮茶习惯不同，
他们习惯喝袋装的碎茶，而且
以红茶为主，于是贵州湄潭茶
场在贵州茶科所的指导帮助
下作出相应调整，开始引入制
造红碎茶的相关器械。当时，
进口欧洲的相应机械非常困
难，关卡重重，而且需要大量
外汇，而国内的机械制造行业
又没有类似产品，于是，茶场
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便想
方设法，用自己的方式制作了
相适应的机械器械——“这里
面的故事是说不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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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潭“采茶调”
李李 浩浩“悦”遵义·名家看遵义

一

新年的钟声响了
雪姑娘纷纷走出
天高地远
夜幕低垂
灯光下 雪姑娘羞红了脸

从她们的容颜
我看到了新年
从她们的声息
我嗅到了新年

是橘子和蛋糕的味道
是佳肴和美酒的味道
是鞭炮炸响的味道
是谈笑风生的味道

二

新年 是新生的力量
穿着洋洋洒洒的雪衣
雪衣上绣了阳光的金丝边
蹬着东西南北的雪鞋
雪鞋上系着月光的带子

怀抱一颗雪心
用大彻大悟的纯洁
告别旧日历
迎来新时光

三

新年 点燃亿万民众的目光
照亮前行的道路
步态坚定 充满自信
等待春芽探头的时刻
枝丫穿绿衣的时刻
花儿含苞待放的时刻

以一颗热热闹闹的童心
天真着 纯粹着 畅想着
等待一场正在茁壮成长的
轰轰烈烈的事情

新鲜 甜润 饱满
犹如清晨刚上市
还结着霜的橘子
活力四射
用无数个夜晚的力量
击穿冰冻的空气
宛若从东山头蹦出的太阳

四

我拿什么献给新年
刚出笼冒着热气的包子
刚摆上橱窗金黄的蛋糕
刚从屠宰场送来的鲜肉

更有迎新曲在奏响
书法与绘画蕴含的新意
客厅窗前盆栽绿意盎然
妻儿梦中的微笑
和他们白天的好心情

五

翻过半世山
蹚过半世水
半世山水的沧桑
与欣喜交织

如今隆重陷进
又一个新年的日历

坐在回顾与展望的支点
创作盛大而浩荡的颂词

新年欣欣然约我 把眼球
滚到一位七十多岁大娘的身旁
她正穿过三马路的繁华
手里捏着一把鲜韭秧
是刚从路东口蔬菜店买的
准备中午吃香喷喷浆水面用的

新年 笑成了大娘脸上的酒窝
她要从锅里心头舀出
那股韭菜香味

六

矗立于黔北大地的脊梁
是古老而年轻的娄山

大娄山的脊梁上
此刻雪花飞扬 万马奔腾
奔出了世间狂草

站在年头
我整理半生作品
压轴的
依然是我的爱人和孩子

此时此刻
他们奖励我
新鲜的生活
丰富的畅想

七

沿着新年的堤岸
我的206块骨头拔节生长
编织成回荡心房的奏鸣曲
我半黑半白的头发
究竟藏了这个日子
多少喜与乐的秘密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还不知自己身体里
铺设了多少条血管
但让我坚信不疑的是
我血液的河流
与身边的湘江河
与比湘江河更远的赤水河
与比赤水河更远的长江
融而合一

新年 新年
我的心跳
伴着湘江河的涛声
新曲闪亮登场
激动 激情
热烈 高昂

八

我是驶进时光隧道的动车
载着躯体里的骨头和血液
载着去冬的沉淀和今春的承诺
载着铁质的生命和钙化的理想
闪电一样划开长空
串成新年最刺眼最亮丽的颂词

我的目光向“新”而照
我的步伐向“新”而行
我的呼吸向“新”而动
我的心房向“新”而开

我呀 在歌声飞扬中
开始了 又一轮欣欣向荣

新年颂词

读叶辛先生的《古今海龙
屯》，总觉字里行间飘着一股遵义
特有的烟火气。那烟火气不是江
南烟雨里的清雅，也不是北方炕
头上的浓烈，是带着黔北山地的
温润，裹着历史褶皱里的醇厚，从
书页间漫出来，最终落在一碗豆
花面、一勺羊肉粉里，成了触摸得
到的遵义味道。

豆花面是遵义人晨起的仪
式感。叶辛在书中写海龙屯下
的市井，是这样的场景：街角的
面铺掀开竹帘，蒸腾的热气裹着
豆香扑脸。青花碗里先盛上嫩
白的豆花，那豆花得是石磨磨出
的黄豆做的，嫩得能颤出汁水，
却又不散不烂，用筷子挑起一
缕，能牵出细细的豆香。接着是
宽宽的碱水面，煮得筋道，浇上
一勺红油辣子——这辣子是关

键，得用遵义本地的辣椒，炕得焦
香，舂得细碎，再用菜籽油炝出红
油，红得透亮，辣得醇厚，不似川
辣的暴烈，也不似湘辣的尖锐，是
带着暖意的辣，裹着油脂的香。
最后撒上葱花、花生米，再配一碟
豆腐乳蘸水，筷子一拌，豆花的
嫩、面条的韧、辣子的香，在嘴里
层层叠叠地化开。吃豆花面的
人，多是赶早的农人和镇上的伙
计，呼噜噜吃着面，偶尔抬头聊两
句海龙屯的旧事，一碗面下肚，额
头沁出细汗，浑身的筋骨都舒展
开来，仿佛能扛着锄头再爬一回
海龙屯的石阶。这哪里是吃一碗
面，是遵义人把日子的踏实，都揉
进了这碗滚烫里。

若说豆花面是晨光里的温
柔，那羊肉粉便是寒日里的暖
炉。叶辛写海龙屯的冬，带着山

地的凛冽，风刮在脸上像细针
扎。这时街角的羊肉粉铺，就是
最熨帖的慰藉。一口大铁锅架在
煤炉上，锅里炖着整只的山羊，汤
熬得奶白，咕嘟咕嘟地冒着泡，羊
骨的鲜、羊肉的香，顺着热气飘出
半条街。要一碗粉，老板先抓一
把细米粉放进竹篓，在滚汤里焯
烫片刻，捞进碗里，再码上几片薄
薄的羊肉——这羊肉得是带皮
的，炖得软烂，咬一口，皮的弹性、
肉的细嫩，满是肉香。接着浇上
滚烫的羊汤，撒上一把蒜苗，若是
能吃辣，再挖一勺油辣椒，汤一
拌，米粉吸饱了羊汤的鲜，辣得
暖，鲜得醇，一口汤下肚，从舌尖
暖到胃里，再顺着血脉传到四肢
百骸，刚才被风吹得发僵的身子，
瞬间就活络起来。在遵义，吃羊
肉粉不用讲究排场，蹲在街边的

石阶上，捧着碗就能吃，热汤溅在
手上也不在意，只觉得这一碗粉，
能把冬日的寒冷都驱散干净。这
羊肉粉里的暖，哪里是调料调出
来的，是遵义人把山地里的坚韧，
都炖进了这锅老汤里。

叶辛写《古今海龙屯》，写的
是历史的厚重，可这厚重里，总少
不了这些烟火气的支撑。海龙屯
的城墙再坚固，也抵不过岁月的
侵蚀，可一碗豆花面、一勺羊肉
粉，却能穿过时光，把遵义人的生
活气息一代代传下去。那豆花的
嫩，是遵义人对生活的细腻；那羊
肉粉的暖，是遵义人对日子的热
忱。读罢《古今海龙屯》，总想着
寻一家遵义馆子，点一碗豆花面，
或是来一碗羊肉粉，在热气腾腾
里，感受叶辛笔下那藏在历史褶
皱里的，最鲜活的遵义味道。

叶辛笔下的遵义美食
赵赵 燚燚点燃舌尖

（上）


